大革命前夜的法国

欢迎来到大革命前的法国……
一个充满斗争、阴谋与恐怖的时代。一个阶级分化的国度，在那里上流阶级享受着舞会和大量的财富，而贫苦大众却买不起一块面包。在这里，王室与他们阿谀奉承的朝臣们住在宫殿之中，而受压迫的民众们则在尘土与泥沙之间找寻一块栖身之地。在这里，是恼火的呼喊声与对生活不公的盛怒找到动力，促使人民团结起来抛弃旧制度，为一个更加光明且更加富有希望的明天而奋斗的地方。然而，在那明天，人民的希望不仅将背离本质而且还转化为降临在每一个人头上的、无处不在的恐怖……
——《恐怖统治》前言

· [bookmark: _GoBack]巴黎城
这座城市的中心是黑暗，拥挤且骇人的，是某种来自这个最可耻的野蛮时期的产物。
——伏尔泰
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仅次于伦敦，大约有着600000的人口。它有着许多迷人的建筑但是，在许多方面，却是一座丑陋的城市。大革命正近在咫尺——那些即将促成恐怖时期诞生的愤怒，苦难，不公正，以及不平等在空气中近乎是触手可及。
包围着巴黎的是高大坚实、拥有五十六个大门的城墙，设有着税收关卡确保能对所有进入城市的货物征以重税，从而抬高酒，面粉，水果和蔬菜的价格。税是一品脱酒的价格的三倍，并且因此，数以百计的酒馆已经只能建于墙外以躲避税务。工人和中产阶级经常光顾这些酒馆。
城市中心的西岱岛的周边，拥挤、昏暗，且不益身心。人们用手推车，马车，四轮马车，和牲口挤在肮脏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争夺着通行权，四周的建筑占地狭小却修建了四五层之高，它们完全挡住了街道的光线。
时间由教堂刺耳的钟声所播报。这里有66所教堂，92间礼拜堂，13座修道院，以及199个女修道院坐落于巴黎，所有这些机构都会定时敲钟——但并非都准时。在西岱岛的宫殿的塔楼处安有一口大钟，并且王家宫殿中的大炮都会在每天正午准时开炮。巴黎的富人已经开始携带怀表。
这座城市在夜晚时很危险，或许巷子里就正埋伏着拦路贼和不顾一切的小偷。不过这里仍有充满希望的进步迹象。守夜人最近已增加到了四百人，同时第一批金属灯笼也已照亮了主要街道。位于昏暗迷宫般的城市街道上，或者沿着灯火辉煌的林荫大道看去，便是一幅穷人步行，中产阶级坐着出租马车，富人坐在马背上或马车中路过的景象。
· 巴黎市民
贵族
贵族约组成了巴黎人口数的2%，有将近20000人。他们住在圣日耳曼区或玛莱区内的上流街区公馆中，并完善地配备了浴缸等现代化设施。他们穿着昂贵精致的服饰并且显得色彩艳丽。男人们戴着搽粉假发；而女人们则留着夸张，高耸的发型，争先恐后地模仿着王后的发型师，卢纳尔先生的时尚设计。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包含富人和中产阶级两者，数量大约有25000户或巴黎人口的14%；他们住在圣日耳曼区内或蒙马特区的金融区内，或王家宫殿附近。男性资产阶级穿着昂贵面料的织物但是使用深棕色，绿色，或者蓝色这类朴素的配色并且积极参与他们社区的民生议政。女性则争相打扮得像贵族一样华丽精致；她们在家中使用人工搬运的水洗澡或者去公共澡堂洗澡。
穷人
工人，仆人，和穷人则组成了剩下人口的84%。他们住在西岱岛周边那些暗无天日，肮脏污秽，同时还拥挤不堪的迷宫般的街道中；地处大厅中央市场附近，东面是圣安托万区；或者位于左岸，比埃夫勒河的附近（那里有硝皮匠和印染工在劳作）。这些地区被成千上万失业而饥肠辘辘的工人们所淹没，他们从法国各地的穷乡僻壤迁居。到此，并在不久之后成为大革命下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如字面所述的穿着长裤（pantalon）而不是宫廷服的马裤（culottes）。
非熟练工人一天赚20至30苏，而一个熟练技工则一天或许能挣50苏。女性挣的钱只有男性的一半。除了低薪劳务人口，这里还有150000到200000的人在巴黎依靠救济生活，这些人包括小孩，老人，丧偶者，病人，以及虚弱的伤员。
· 生活与娱乐
主要货币及币值换算0
1路易Louis（金币）=6埃居ecus（银币）
1埃居=6利弗尔=120苏 
1利弗尔=20苏 
1苏=12杜尼deniers
3杜尼=1里亚liard

日常饮食
日常饮食包含面包，蔬菜，奶酪，和酒；然而，面包是穷人的主食。 
一块四磅重的面包花费8至9苏，收成不好时则会涨至12至14苏。一个家庭一天需要两块面包，因此他们可能要将他们收入的一半单独花费在面包上。当收成不好而导致的面包价格上涨到超过10苏一块时，穷人们便会生活在饥饿的阴影之中。任何价格的上涨都会激起强烈的群愤。在一次物资匮乏期间一位面包师因为以18苏一块的价格出售新鲜面包而被私刑处死。
政府试图调控小麦和面包的供给与价格，以及规范面包师的行为，以避免社会动荡——但是这项制度正在崩坏。肉类对许多人来说是奢侈品。屠夫们在他们店铺后面的院子中屠宰牲口；那些牲口的血就这样流到了大街上。好的部分会流入富人的口中而巴黎穷人则只能吃吃羊肉，香肠，内脏，和盐腌猪肉。
河水已经被污染并且不适宜于饮用所以大多数巴黎市民都依赖于城市的喷泉。它们数量很少，夜间关闭，并且白天拥挤。费用按桶收取。运水工们会直接把水送往富人家里但是人们普遍怀疑为了避免喷泉的收费他们会直接从被污染的塞纳河处取水。
娱乐生活
巴黎市民热衷于散步，热衷于欣赏与被欣赏。在他们的闲暇时间里，人们会外出并沿着林荫大道和杜伊勒里宫花园，卢森堡花园，以及植物园散步。街头艺人，街头杂技演员，舞蹈演员，以及训练有素的动物都为民众带来了欢乐。
这些步行街中最受欢迎的是王家宫殿。追求人气的奥尔良公爵已经对所有的巴黎市民开放了那些花园。并在它们周围建起了两旁罗列有时尚商店和流行咖啡馆，如佛伊咖啡馆，摄政咖啡馆，地窖咖啡馆，普罗可布咖啡馆的整齐柱廊。长廊的末端都建有剧院。赌场在二楼营业，而夜度娘们则在柱廊间徘徊。在花园中，煽动人心的演说家们滔滔不绝地向人群讲述着社会与政治的时事热点，同时每个人都自发地聚集起来聆听这些最新的消息与八卦。
罗斯·贝尔坦，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装裁缝，有一间叫做大莫卧儿的店（位于圣奥诺雷街区），虽然同一时间内在王家宫殿的走廊处则挤满了其他的时尚女装裁缝店。王后的香水商，皮埃尔-弗朗索瓦·鲁班，在爱尔维修街53号有一家香水店。体面的巴黎市民现在可以时髦地外出就餐了。一种叫做“餐厅”的新型就餐场所，正在巴黎市民的街上大量出现。咖啡馆在男性（女性很少光顾它们）间很受欢迎并且这里有超过1800多家咖啡馆。
· 军队
王室军队
几乎所有王室军队的军官都是贵族；士兵们拥有的社会地位极低并且穿着白色或灰白色的制服。步兵团配备有带刺刀的滑膛枪，或者称之为fusil的轻型滑膛枪。服役期为六到八年。
日常生活 
在军营中每两名士兵睡一张床。食物一天供应两次，包含汤（土豆和芜菁），以及面包和肉。汤是由一口公用gamelle，一个架设在桌子中间的大锅供应的。所有的士兵都按资历高低的顺序排好队然后用自己的勺子从gamelle里面舀汤，直到汤舀完。新人必须迅速地锻炼出“一副钢铁直喉”否则就会被甩在后面，因为当他们还在用嘴将他们的汤吹冷的时候久经沙场的老兵则已经喝完了三到四口了。
许多的开销都是从士兵的工资中扣除的，包括食物和白兰地的津贴。士兵们可以在下班后通过他们的民事贸易赚钱；然而，军官们经常会要求削减士兵的薪水，有时候克扣一名士兵的薪水仅仅是因为他手头上有一份副职。这就难怪许多法国士兵会对人民表示同情了；在1789年期间逃兵的数字正在逐步提升。法国卫队的基层士兵，巴黎的永久驻军，在整个七月期间都拒绝服从于他们的军官，并且有些卫队还参与了攻占巴士底狱。
大革命的军队
且将新的军队编制成了一系列编号制的半旅。旧王室军队中军官们的那些最恶劣的暴行已经被取缔。士兵们被鼓励称呼彼此为“公民”以及与他们的军官们一同讨论政治（一种他们的军官们不喜欢的新奇事物）。在其他方面，生活一如既往。公用gamelle的传统则一直延续到了拿破仑的统治时期。
一开始时，制服和武器（滑膛枪，火药和弹丸）都处于短缺，因此人们用所有能征用，窃取，或者搜刮得来的东西来武装和穿戴成各式混杂的样子。穿着白色制服的老兵与穿着蓝色夹克的国民警卫队队员混在一起，而新加入的志愿者则只能凭他们的红色帽子来辨识他们为士兵。制服经常混杂着便服。只有三色帽徽是所有人都有佩戴的物件。
这里有大量狂热的志愿者（第一批无套裤汉）需要被迅速地纳入到军队当中，而这便引发了老兵与新兵之间的摩擦。以老兵们的视角来说这些志愿者们既吵闹又缺乏训练，他们之间的分歧因为他们的薪水而加剧——志愿者们的薪水更多。
拉扎尔·卡诺，战争部长，成功地用亟需的改革将这两个团体运作在一起，其中包括将每两个志愿者营与一个老兵营组合在一起，把部队中鲁莽的年轻人们（也许他们都实在是太希望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死了）投入到来自前王室军队的老兵们当中，这样老手们便能指导和稳定这些年轻人的发热头脑。
随着恐怖时期的延长，新建军队的军官们开始痛苦地抱怨道士兵们因正常的军事管理而指责他们是贵族，“因为我安排他们训练了五天……因为我让他们在黎明前备战了两小时……他们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者并且对他们蛮横不讲理”
人民代表被任命来确保将军们对政府保持忠诚并且被赋予了几乎无限的权力来调查军队的问题。在整个恐怖时期中许多将军和幸存的贵族军官被处决，以便让那些在较低军衔的人能够迅速晋升。每天，那些人民代表，都会以最为莫须有的措辞，将校官和将军作为叛徒逮捕并将他们送到巴黎的革命法庭去喂断头台。
大革命的军队持续发展，最终演变成了拿破仑的传奇大军。
· 政治生活
启蒙思想
在法国，到18世纪中叶，文人逐渐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这种现象推动着社会各阶层对自己认识的深入，以及社会自身的发展。“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认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惯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成为当时文人乐于思考的问题，他们谈论政治，却又远离政治，而越是出身下层、离政治旋涡越远的思想家提出的政权构建形式就越激进。纵观法国大革命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相继统治时期，所采用的统治思想也来源于伟大的思想家们。
当然，普遍的思想只有在更广大的人民的意识中才能形成更伟大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当时的法国社会已存在着普遍的对政治生活的议论，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中，贵族和农民阶层中也存在着这种讨论。广大的人民在这一历史时期亦绝非不问世事，街头巷尾的人们闲聊着看似抽象的理论，这是因为思想家们来源于不同的阶层，但他们都对底层人民有一种天生的同情，并刻意拉进与民众的距离，以便宣传作品中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并时刻为这种社会制度寻找理论支撑。
法国所有的文人和思想家都可以很欣慰地看待那个年代,因为那时的辉煌才铸就了现在的法兰西，他们在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使后人可以将其付诸实践，并使最广大的人民拥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使人与人之间可以平等的相处。
第三等级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的全体居民被划分为3个等级。第一等级代表为教士,第二等级代表为贵族,第三等级代表是城市工商业者的上层分子。18世纪末,第三等级逐渐扩大到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新产生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人,占全国人口的95%以上,他们承担着国家的全部赋税。贵族和教士虽然名义上也需要交纳赋税，但他们很巧妙地使用手段将税收减免或转移到农民身上，如果对贵族强征，他们会因为贵族的脸面而拒绝。
	第三等级成分复杂，虽然他们内部有着矛盾和斗争，也有着因阶级区别产生的不同政治倾向，比如君主立宪或是实现共和自治（废除君主制），但是反对封建专制是他们共同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精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自身的财富有所增加时，他们会变得更加勤奋上进，以求保住自身的财富。而农民阶级——大部分地区已不存在农奴，这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先进，农民所占据的土地虽然在这个国家中所占比例很小，但是他们却摆脱了人身束缚。这是重要的一步，因为他们会有更多精力去关注自身的政治利益。农民不再简单地依附于封建领主，社会的不平等使他们在大革命爆发前对法国的政治和社会充满着不满。农民阶级负担着最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与之相对的，贵族在司法和税收方面占据着特权，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农民自身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仇视着封建制度尤其是封建特权本身，且追求着自由和平等。
· 法国大革命
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像这样不可避免而却又令人彻底地难以预料。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爆发前夕
1789年的法国是一个等待着一点火星即可引爆的火药桶。当时的一幅漫画展示了一位年老的农民佝偻着腰背着一名主教和一名贵族。只有贵族才能够在教会（控制着法院）中担任最高职位或者在军中成为军官。贵族能够免除大部分困扰着穷人的税务（盐税，其中gabelle被尤为厌恶）。因为歉收上涨了饥荒的恐慌情绪，所以贵族们将他们的封建权力和税务外包给了那些会从农民阶级处榨取最后利润的律师们处。
整个国家差点在经过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破产。国王和他的王国就快要没钱了。然而国王的财政部长们在处理公平税收这个棘手问题上所做的每一步努力都被贵族和富有的神职人员所阻挠。与此同时，日渐壮大的中产阶级也想来分一块蛋糕。他们试图从贵族和教会那里挣脱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权对他们的束缚。
纵观1789年初，每晚王家宫殿的咖啡屋中都会爆发嘈杂的讨论。人们聚集在一起听着新闻，读着那种最新的，以惊人的速率从出版社中倾泻而出的政治诋毁小册子。政治俱乐部和时髦的政治沙龙正处活跃时期。
1789年6月，国王召开三级会议，一种召集神职人员（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平民（第三等级）来试图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大会。然而事与愿违，这些等级陷入了相互间的争吵之中。第三等级从中脱离而出并组建了国民议会，以迫使国王承认其权利。国民议会开始着手《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革命的第一阶段结束并且没有流血便达成了目标。这种情况并不能持续很久。
